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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西
一
位
大
二
學
生
，
在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
南
方
周
末
》
上
發
表
一
則
短

文
，
內
中
寫
道
：

二
○
一
二
年
七
月
六
日
，
我
在
校
內
獻
了
血
。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
七
月
十
二

日
，
收
到
一
條
短
信
：
﹁×

×
×

先
生
，
您
好
！
您
於
二
○
一
二
年
七
月
六
日
獻

血
，
血
型
：
O
，
檢
驗
合
格
，
將
用
於
救
助
病
人
。
感
謝
您
的
愛
心
，
歡
迎
您
半

年
後
再
次
獻
血
。
（
南
寧
中
心
血
站
）
﹂
到
了
七
月
十
七
日
，
又
收
到
短
信
：

﹁×
×

×

先
生
，
您
好
！
您
捐
獻
的
血
液
已
經
發
往
南
寧
市

第
一
人
民
醫
院
供
患
者
使
用
。
獻
血
有
益
健
康
，
救
人
功
德

無
量
。
感
謝
您
的
愛
心
。
﹂

在
獻
血
後
還
有
﹁跟
蹤
﹂
反
饋
，
這
是
不
是
南
寧
中
心

血
站
的
首
創
不
得
而
知
，
但
筆
者
卻
是
首
次
獲
悉
，
感
觸
良

多
。
近
些
年
來
，
內
地
許
多
城
市
（
除
港
澳
地
區
）
經
常
出

現
﹁血
荒
﹂
，
公
眾
的
無
償
獻
血
量
跟
不
上
醫
院
的
實
際

用
血
需
求
。
這
裡
的
直
接
原
因
，
是
無
償
獻
血
者
的
人
次
在

全
民
中
所
佔
的
比
率
還
不
夠
高
。
據
悉
，
在
香
港
佔
市
民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三
十
的
人
都
曾
有
捐
血

的
記
錄
；
廣
大
港
民
的
踴
躍
無
償
獻

血
，
滿
足
了
香
港
的
免
費
用
血
，
因

此
在
香
港
就
沒
有
﹁血
荒
﹂
這
回
事

。
內
地
﹁血
荒
﹂
就
因
全
民
獻
血
率

低
。

無
償
獻
血
，
就
是
關
愛
生
命
。

針
對
內
地
一
些
城
市
頻
現
﹁血
荒
﹂

，
早
在
兩
年
前
央
視
著
名
節
目
主
持

人
白
岩
松
就
發
出
這
樣
感
慨
：
﹁我
們
要
被
迫
地
感
謝
一
下

血
荒
。
﹂
意
為
它
使
公
眾
共
同
關
注
這
一
真
正
體
現
﹁以
人

為
本
，
關
愛
生
命
﹂
的
大
事
。
於
是
，
除
了
原
先
的
醫
務
工

作
者
、
教
師
帶
頭
外
，
領
導
幹
部
與
公
務
員
的
獻
血
更
積
極

做
表
率
，
在
社
會
上
與
學
雷
鋒
活
動
有
機
結
合
起
來
，
使
獻

血
率
總
體
上
有
所
提
高
。

但
全
民
獻
血
率
提
高
的
狀
況
各
地
區
乃
至
各
單
位
仍
有

很
大
差
別
，
因
此
不
少
城
市
仍
經
常
出
現
﹁血
荒
﹂
。
這
就

與
這
城
市
的
血
站
工
作
做
得
如
何
有
關
。
在
宣
傳
發
動
、
按

國
家
相
關
規
定
對
獻
血
達
標
者
進
行
表
彰
獎
勵
等
方
面
，
各
血
站
都
做
得
較
好
；

但
如
何
做
得
更
好
？
則
大
有
講
究
。
廣
西
南
寧
中
心
血
站
的
獻
血
﹁跟
蹤
﹂
反
饋

，
體
現
了
對
無
償
獻
血
者
的
尊
重
和
鼓
勵
。
告
知
其
血
型
、
檢
驗
結
果
、
血
液
去

向
等
信
息
，
使
對
方
﹁很
開
心
﹂
（
那
位
大
學
生
語
）
，
並
﹁歡
迎
您
半
年
後
再

次
獻
血
﹂
，
這
不
僅
鼓
勵
了
已
獻
血
者
，
還
會
鼓
勵
更
多
愛
心
人
士
加
入
到
無
償

獻
血
的
行
列
中
來
。
看
來
獻
血
﹁反
饋
﹂
確
有
必
要
。

最近因為過敏的問
題，醫生建議我把家裡
的地毯換成地板以減少
過敏原。不過有朋友看
我滿屋子的書就搖頭，
說是過敏原可能不在地
毯上而是在那些書裡。

可不是嗎？有些書恐怕比我年紀還大。我下定
決心趁這換地板的時機趕緊扔掉些書，可是丟
丟撿撿累了半天成效未彰。我想起從前看過的
一則新聞：說是大英圖書館因年久失修在新的
地方建了個新圖書館，新館建成要把老館的圖
書搬過去時，館長傷透腦筋。搬書其實不難找
個搬運公司來，書拉上車，運去就行了。問題
是籌到的經費不夠搬運。眼看着雨季就要來臨
，館長很着急。這時有位資深館員想到了一個
主意，就對館長說：明天你在各報登個醒目的
大廣告──即日起大英圖書館免費無限量讓市
民借閱圖書，條件是從老館借出，到新館去
還。

這位聰明的館員，雖然解決不了我的個人
問題，但是每一想起他來都覺得像見到老友一
樣親切。只不過我不知是否有這樣的勇氣跟我
的朋友們說：請你們來我家借書吧，但是有個
條件：借的時候別讓我看到借的是什麼書，並
且，請你一定不要再還回來了。

相信很多的愛書人終有一天也都會面臨像
我目前的處境。

最記得周策縱教授晚年的時候為他的藏書
找尋歸宿的情景，他在威斯康辛大學教了一輩
子書，其書房和辦公室裡滿坑滿谷到處是書，

據說要走進去都很難有插足之地。他在威州的家我雖沒去過，
但他到加州來看女兒時，我卻見過他在一些文友聚會的場合聽
他談起他的書時本本有深情。他也許在美國找到了安身之處，
可是至死沒有找到他的安書之地。

多年前學姐林文月送過我一本書，書名就叫做：《寫我的
書》。（聯合文學二○○六出版）。把她藏書中最有意義的挑
出來寫一寫，這真是再聰明不過的辦法，即使日後所有的書都
失散了，至少她是很對得起她筆下這幾本書的。其中有一本：
《變態刑罰史》，令我十分難忘。她說是臺靜農教授晚年時送
她的。臺先生說：早年到台灣，日本人正要撤離，很多好書都
在地攤上賤售，買的時候因為不識日文看了插圖就買了。後來
送給文月姐更是有趣，文月豈是讀這一類書的人？果然她翻了
幾頁插圖就嚇得不敢再看。直至臺師去世多年重新翻閱。她寫
道：這本書不宜夜晚閱讀，不宜陰雨天閱讀。讀時令人毛骨悚
然，但發人深省。澤田撫松篳路藍縷整理史料，功實不可沒。
還有一本陳獨秀在監獄中所寫的自傳手稿，給我的印象也極為
深刻。手稿是在臺先生的保險箱裡找到的，他去世後才由臺師
的友人送到文月手中。讀林文月的：《寫我的書》，發現書與
人之間割捨不下的其實不在書，而是書上帶着歷史印痕的那點
溫情。

也許書始終是冷的，但我們在書裡書外找到的那點撼動卻
可以是一把火以至於薪傳下去。

書是落伍了，如今人人都可以手上拎個電腦把一整個大英
圖書館搬來搬去的。我真傻啊，還在給書當書奴。想到周老師
自刻一印為：藝囚。看來我可以去刻一枚：書囚。想起河北教
育出版社寄書的郵件上都有個 logo 說：書是最忠實的朋友。
現在我覺得應該倒過來了，人才是書最忠實的朋友哪！

一九四九年前，京劇
界曾有選舉 「四大名旦」
之盛舉，影響深遠。後來
，旦角新秀不斷湧現，人
才輩出。於是，接着又進
行了一次規模很不小的
「四小名旦」的選舉。結

果，由李世芳、毛世來、張君秋、宋德珠當選。
李世芳與毛世來，均為 「富連成」的學生。

張君秋拜師李凌楓，擅長唱功。宋德珠畢業於中
華戲校，以武旦取勝。一九四六年， 「四小名旦
」之一的李世芳，在上海演出期滿，乘機返京。
在青島嶗山附近，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 「四
小名旦」在世的，僅為三人。於是，翌年由北平
《紀事報》主辦，由讀者投票，重新評選出新一
屆的 「四小名旦」。最後，由張君秋、毛世來、

陳永玲與許翰英當選。
陳永玲，原籍青島。因酷愛京劇，從小就在

家請老師學習旦角。後又拜南方名旦王芸芳為師
，學習了《女起解》、《賀后罵殿》等劇，九歲
起，他就登台演出，居然挑簾而紅，成為當地有
名的小票友。有了這麼好的基礎，他家裡決定送
他到北京，投考中華戲校，結果被錄取首名，從
此開始了在戲校正規的學習。他進戲校較遲，排
在 「德、和、金、玉、永」的第五期，與傅德威
、李和曾、王金璐、李玉茹等名家，均為同窗。
那時，挑樑的李玉茹即將畢業，陳永玲就成為頂
替李玉茹的重點培養的人才。陳永玲演戲活潑玲
瓏，最擅長花旦一路角色，演出《小放牛》、
《小上墳》等，最是俏麗可喜，人稱 「小筱翠花
」。後來經人介紹，前輩名旦筱翠花特地去看了
陳永玲的《小上墳》。看戲後，非常喜歡，決定

收他為徒，並親授了《花田錯》、《喜榮歸》等
劇。另外，陳永玲還向梅蘭芳的大弟子魏蓮芳學
習 「梅派」劇目。從此，藝術突飛猛進，開始引
人矚目，後來居上，終於被選入了新 「四小名旦
」之列。

許翰英，也是票友出身。他一直愛好戲曲，
在青年時代，擔任小學美術教師期間，參加 「票
房」。業餘時，潛心鑽研京劇唱腔，頗有所得，
因而決定 「下海」，到北平參加 「鳴春班」習藝
，專攻花旦。一九四二年出科後，他即自己挑樑
，組班演出。次年，又拜荀慧生為師，得其真傳
。一方面因為他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能很好的理
解老師的指導，領悟老師的流派特色，進步很快
。一方面是他天資聰穎，嗓音又佳，能高能低，
不僅能掌握 「荀派」的基本演唱技巧，並且自己
還多有創造革新，遂成新 「四小名旦」之一。

重讀契訶夫的短篇
小說《醋栗》，頗有感
觸。小說中的獸醫伊凡
伊凡內奇講了他弟弟尼
古拉伊凡內奇的故事，
故事的中心意思是尼古
拉一直嚮往有一個莊園

，莊園裡一定要有醋栗樹，後來他的願望得以實現
，坐在莊園內 「主人的正房」裡，一個勁兒地吃着
「真好吃」的醋栗。

筆者沒有吃過醋栗，甚至連見也沒有見過。不
過，我查過有關文字和圖片資料，知道醋栗是一種
草本植物，結或綠、或紅、或黃的漿果，狀如燈籠
，所以又叫燈籠果。一個個紅漿果就像一盞盞紅燈
籠，鮮艷透亮，煞是好看。

醋栗的老家在歐洲，二十世紀初白俄把醋栗引
入中國，黑龍江省成了醋栗的主要產地。醋栗可以
生吃，西方人還用來做餡兒餅、果醬、果酒、布丁
。在如今注重養生的年代，醋栗的營養價值更得到
大力宣揚，說是醋栗和獼猴桃一樣，飽含各種維生
素，尤其是維生素C，另富於生物黃酮，有助於降
血脂、血糖、血壓，還補鈣、抗癌。

尼古拉伊凡內奇吃醋栗時，顯然還不知道、也
不在乎醋栗的營養價值，他重視的是醋栗樹莊園的
社會地位、當地主老爺的神氣勁兒。為了買莊園，
他娶了一個又老又醜、卻富裕有錢的寡婦，他根本
不愛她，把她的錢用自己的名字存入銀行，兩人省

吃儉用，他甚至虐待老婆，不讓她吃飽飯，使她憔
悴而亡。

伊凡伊凡內奇說： 「錢跟伏特加酒一樣，會把
人變成怪物。」他的弟弟果然因錢變成了怪物。他
買下莊園，種上醋栗樹，當上地主老爺，躊躇滿志
，神氣活現，炫富擺闊，偽裝慈悲，還愛用大臣的
口氣聲稱 「教育對老百姓而言未免言之過早」。

醋栗，從名稱來看，其味道應是酸的。好吃的
醋栗，據說是酸甜，又甜又酸，生津止渴，回味無
窮。但那天尼古拉要他哥哥品嘗的醋栗，哥哥覺得
「又硬又酸」，非常難吃，尼古拉卻狼吞虎嚥，還

不住地反覆說： 「多好吃！」 「真好吃！」伊凡因
此想起了詩人普希金的話： 「我們喜愛使人高興的
謊話，勝過喜愛許許多多卑微的真理。」

瞧着 「幸福的」弟弟這副洋洋自得的神情，伊
凡伊凡內奇不禁悲哀地想道： 「天下有多少心滿意
足而幸福的人啊，……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
顯然只是因為那些不幸的人在默默地受苦，一旦沒
有這種沉默，一些人的幸福就不可想像。這是一種
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個幸福而心滿意足的人的房
門背後都應站上一個人，拿一個小錘子不住地敲門
，提醒他：天下還有不幸福的人。」

伊凡感慨說： 「生活富裕了，酒足飯飽，游手
好閒，養成了俄羅斯人的自命不凡和厚顏無恥。」

伊凡還想起了托爾斯泰在短篇小說《一個人需
要多少土地？》中說過的話：一個人只需要三俄尺
的土地，也即人的一生最後只要一個墓穴而已。他

覺得，像他弟弟這樣的莊園無異於三俄尺土地。他
說： 「離開城市，離開鬥爭，離開沸騰的生活，隱
居起來，躲進自家的莊園，──這算不得生活，這
是自私，慵懶，這是一種修道生活，然而是一種毫
無功績的修道生活。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
也不是一個莊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
那廣闊的天地裡，人才能展現出他自由精神的所有
性能和特徵。」

契訶夫一生憎惡懶惰、庸俗、貪婪、腐敗，顯
然，他是藉伊凡伊凡內奇的嘴說出了他自己想說的
話，說出了他內心的憂慮和意願。《醋栗》寫於一
八九八年，契訶夫在一百一十多年前說出的這些話
，今天聽來不仍然是令人深思的惕厲之言嗎？

《醋栗》早已譯為英文，美國有些大學將之列
為文學教材。蓋爾教育出版社的《短篇小說評論》
（一九九八）分析指出，《醋栗》中伊凡伊凡內奇
為契訶夫代言，告誡年輕人應防止自我放縱，應將
其生命獻給有意義的工作；在一場幻想與現實的衝
突中，伊凡代表現實主義者的需求，尼古拉象徵幸
福而空虛者的存在。

《醋栗》英文譯為 「Gooseberries」。英文裡
醋栗稱為 「鵝莓」。為何叫 「鵝莓」？鵝與醋栗究
竟有何關係？有詞典解釋說，植物以動物名來命名
往往是無法解釋的， 「gooseberry」可能是從荷蘭
語或德語翻譯過來時產生的 「corruption」。這個
「corruption」是多義詞，此處指 「訛誤」、 「出

錯」，在別的情況下，意思可以是 「腐敗」、 「墮
落」。我因此想說，作為誤譯、錯譯， 「鵝莓」或
「醋栗」本身不存在 「腐敗」問題，但當有人把醋

栗樹莊園當作人生歸宿和炫耀資本、一味稱讚生硬
酸澀的醋栗多麼好吃的時候，人們就會感受到一種
難忍的腐敗氣息。感謝契訶夫為反對這種腐敗寫下
了《醋栗》，這篇對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仍然有益的
警世之作。

這些年，我目
睹了壺口瀑布的壯
美，領略了五泄飛
瀑的神韻，……但
最值得品賞的還是
家鄉的國家級風景
名勝區──浙江省

永嘉縣楠溪江那儀態萬千的瀑布，任憑歲
月流逝，楠溪江瀑布是我永遠品讀不完的
一部優美的山水組詩，一幅流動的山水畫
卷。

悠悠三百里楠溪江，以水美、岩奇、
瀑多、林秀、村古而名聞遐邇。景區雨水
充沛，群山起伏， 「霧起千山活，雨來萬
瀑生」，無數懸泉瀑布飛泄其間，風姿各
具，異彩紛呈，其中具有觀賞價值的就達
數十處，有如銀河倒掛的 「百丈瀑」、有
似少女養在深閨的 「含羞瀑」、有狀若蓮
花的 「蓮花瀑」、有聲同鑼鼓的 「打鑼瀑
」、……那一處處引人入勝的瀑布，論其
聲響，就像無數鋼琴擺設在楠溪江畔，晝
夜彈奏着那動聽的樂章，似乎是大自然在
楠溪江為遠道而來的客人演奏的迎賓曲；
論其展示的形態，就像無數潔白綢帶飄逸
在楠溪江畔，日夜舞動着那美妙的姿態，
似乎是大自然在楠溪江向遠道而來的客人
敬獻的吉祥 「哈達」。

楠溪江瀑布濺玉瀉珠，長流百尺，飛
光流彩，景象萬千，讓你大有欲寫瀑布難
下筆之感。於是，我豪情驟至，不禁想起
了文人墨客讚美楠溪江瀑布的美妙詩篇，
抄錄幾首，權且平息難寫楠溪江瀑布的誠

恐誠惶之心。你看，明代王叔果的《讚傅岩瀑詩》： 「玉
甑倚雲欹，飛泉百尺垂。疑從三島匯，散入九龍池。日射
虹成彩，風回雨颺絲。何當沛霖澍，四野總沾濡。」 詩人
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惟妙惟肖地渲染了楠溪江百丈瀑的
瑰麗景象，虹霓隱現，空靈神秀。清代陳夢鰲的《飛瀑澗
》詩： 「山高澗曲水紛飛，千丈銀河落翠微。」 銀河墮流
，山水相映，盡顯楠溪江瀑布陽光之美；近代徐石麟的
《北川瀑布》詩： 「忽驚白練三尺瀑，後起紅檐四迭樓。
雲障煙巒無意合，憑欄竟日得忘憂。」 楠溪江瀑布與周邊
風景融於一體，坦蕩清幽之美，讓人沉醉迷戀。

徜徉楠溪江，不時可聞瀑布拍石擊水發出的聲響，或
轟鳴如雷，高亢激越；或聲若琴瑟，婉轉動聽；或龍虎聲
威，山鳴谷應，讓人心懷隨之激盪。在楠溪江聽瀑聲，最
富樂感的，當推石門台九漈瀑，它源出一脈，穿行懸崖峭
壁，變幻出形態各異的九級瀑布，一瀑一形，一瀑一景，
瀑聲此起彼伏，前呼後應，綿延二、三公里，猶如一條美
妙的動感地帶。從石門台景區山腳沿石級而上，就步入這
引人入勝的動感地帶，那飄逸而來的瀑布聲，就像音樂殿
堂裡飄來的動聽的交響曲，抒情、明朗、和諧、流暢，充
滿了樂感和美感。聽瀑最富情調的，可算坐在獅子岩景區
龍瀑仙洞中欣賞瀑聲，瀑布從水簾洞前飛瀉而下，發出的
聲響如琴瑟，似古箏，韻致美妙，意境悠遠，此時你會感
到那多情又有節奏的瀑聲，親近而熱烈，一切重負和憂鬱
都會隨着瀑聲而飄散，那真可是一種超凡脫俗的享受。

瀑布之美在賞其形。楠溪江瀑布或因風作態，隨意飄
揚；或拋珠濺玉，散如雲煙；或裊裊如練，如絮似雪；或
飛瀉滂沱，雪浪翻流，真可謂神韻萬千，飄逸多姿。號稱
「浙江第二瀑」的百丈瀑，堪稱楠溪江瀑布之形美的佼佼

者，瀑布偉岸高峻，落差達一百二十四米，瀑從懸崖上飛
流直下，疑白綾千尺，銀河倒懸。楠溪江瀑布給人以美感
，更給人以遐想。

獻血􀎠跟蹤􀎡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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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

四
小
名
旦
﹂

鄧
小
秋

飛
流
直
下
楠
溪
江

繆
士
毅

《
金
瓶
梅
》
裡
有
一
些
奇
怪
的
美
食
，
可
以
稱
之
為
﹁怪
食
﹂
，
譬
如
，

西
門
慶
因
其
女
人
龐
春
梅
在
病
入
膏
肓
的
時
候
特
別
想
吃
﹁雞
尖
湯
﹂
這
種
美

食
，
於
是
就
叫
孫
雪
娥
做
了
給
她
吃
。
其
實
，
雞
尖
湯
中
的
﹁雞
尖
﹂
並
不
是

雞
的
翅
膀
，
而
是
雞
身
上
的
裡
脊
肉
。
每
隻
雞
身
上
的
裡
脊
肉
很
少
，
只
有
很

細
很
細
的
兩
小
條
，
是
雞
肉
裡
最
為
鮮
嫩
最
為
好
吃
的
肉
。
在
《
金
瓶
梅
》
裡

，
龐
春
梅
吃
的
雞
尖
湯
選
用
的
是
兩
隻
小
雞
的
裡
脊
肉
，
用
快
刀
切
成
細
細
的

肉
絲
，
和
酸
筍
、
香
菜
、
醬
、
辣
椒
、
葱
花
一
起
炒
製
而
成
。
儘
管
孫
雪
娥
為

了
做
這
種
雞
尖
湯
而
宰
了
兩
隻
小
雞
，
但
是
，
龐
春
梅
吃
到
的
雞
尖
肉
的
分
量

還
是
少
得
可
憐
。
不
過
，
雞
尖
湯
是
一
種
酸
辣
味
道
的
美
食
，
味
美
而
鮮
香
，

能
夠
增
加
食
慾
，
只
是
這
樣
的
美
食
只
有
像
西
門
慶
這
樣
財
力
雄
厚
的
大
戶
人

家
才
能
夠
吃
得
上
，
一
般
的
老
百
姓
是
吃
不
起
的
。

《
金
瓶
梅
》
第
三
十
四
回
中
，
寫
到
了
應
伯
爵
吃
鰣
魚
，
﹁把
鰣
魚
打
成

窄
窄
的
塊
兒
，
拿
它
原
紅
糟
兒
培
着
，
再
攪
些
香
油
，
安
放
在
一
個
磁
罐
內

…
…
或
遇
有
個
人
來
，
蒸
恁
一
碟
上
去
…
…
﹂
要
說
起
來
，
這
自
古
以
來
吃
鰣

魚
大
多
是
以
蒸
為
主
的
，
而
且
，
鰣
魚
大
多
都
是
以
整
塊
來
做

菜
的
。
西
門
慶
送
鰣
魚
給
應
伯
爵
嘗
鮮
，
應
伯
爵
如
獲
至
寶
，

卻
把
﹁把
它
（
鰣
魚
）
打
成
窄
窄
的
塊
兒
﹂
，
這
樣
做
鰣
魚
的

方
法
雖
然
是
想
細
水
長
流
地
多
吃
一
會
兒
，
但
還
是
很
怪
很
少

有
的
。《

金
瓶
梅
》
中
西
門
慶
家
的
廚
娘
宋
蕙
蓮
的
做
菜
方
法
也

是
很
怪
的
。
宋
蕙
蓮
從
她
的
前
夫
蔣
聰
那
裡
學
得
了
一
手
好
廚

藝
，
最
拿
手
的
烹
調
絕
活
是
燒
豬
頭
，
她
燒
豬
頭
時
只
需
一
根

柴
火
，
﹁上
下
錫
古
子
扣
定
，
那
消
一
個
時
辰
，
把
個
豬
頭
燒

的
皮
脫
肉
化
，
香
噴
噴
五
味
俱
全
﹂
。
這
道
菜
做
起
來
很
怪
，

怪
就
怪
在
只
用
一
根
柴
火
就
把
一
個
豬

頭
燒
得
酥
香
味
美
。
宋
惠
蓮
的
燒
豬
頭

吃
起
來
卻
也
是
很
怪
的
，
必
須
像
吃
烤

鴨
一
樣
，
要
配
上
外
帶
葱
、
醬
和
薄
餅

，
這
種
怪
怪
的
燒
豬
頭
入
口
即
化
，
肥

而
不
膩
，
有
美
容
養
顏
的
功
效
，
是
李

瓶
兒
、
潘
金
蓮
這
些
美
人
愛
吃
的
一
道

菜
。

《
金
瓶
梅
》
第
三
十
一
回
中
，
西
門
慶
設
了
一
桌
酒
宴
宴

請
東
平
府
及
本
縣
的
同
僚
，
這
桌
酒
宴
上
的
山
珍
海
味
一
應
俱

全
，
其
中
有
一
道
怪
食
，
名
叫
﹁西
門
八
珍
﹂
，
精
選
的
是
高

檔
的
海
鮮
原
料
，
經
過
小
火
的
煨
製
而
成
，
這
西
門
八
珍
看
上

去
色
澤
黃
潤
晶
瑩
，
吃
起
來
糯
香
軟
爛
，
而
且
湯
味
醇
厚
。

在
《
金
瓶
梅
》
中
，
西
門
慶
的
大
媳
婦
吳
月
娘
宴
請
大
戶

家
的
眾
位
娘
子
時
，
上
了
一
道
菜
名
為
﹁捶
溜
鳳
尾
蝦
﹂
的
菜

，
這
也
是
一
種
怪
食
。
這
道
菜
端
上
桌
後
，
看
上
去
色
澤
白
潤

，
眾
人
吃
後
紛
紛
叫
絕
，
吳
月
娘
大
喜
，
讚
過
之
後
，
喜
滋
滋

地
重
賞
了
廚
師
。
這
道
菜
怪
就
怪
在
把
運
河
裡
的
大
青
蝦
去
頭

、
皮
，
留
尾
，
剔
去
沙
線
，
用
小
木
槌
捶
打
成
杏
葉
狀
的
薄
片
，
用
水
汆
熟
後

，
溜
製
而
成
。
這
既
捶
又
溜
的
捶
溜
鳳
尾
蝦
吃
起
來
鮮
嫩
清
爽
，
是
美
味
佳

品
。

《
金
瓶
梅
》
裡
的
西
門
慶
是
一
個
酷
愛
吃
魚
的
人
，
他
每
餐
飯
若
是
無
魚

，
便
食
之
索
然
無
味
。
有
一
日
，
西
門
慶
閒
着
無
事
，
就
和
家
丁
到
運
河
裡
釣

魚
，
釣
到
的
全
是
鯽
魚
，
回
到
家
裡
，
西
門
慶
把
這
些
鯽
魚
拿
來
讓
家
裡
的
廚

子
給
他
做
菜
吃
。
西
門
慶
害
怕
魚
刺
扎
到
咽
喉
，
就
囑
咐
家
裡
的
廚
子
最
好
去

掉
鯽
魚
的
魚
骨
，
廚
子
便
將
鯽
魚
片
開
之
後
，
去
掉
骨
刺
，
在
水
中
一
汆
，
再

調
味
上
芡
，
吃
起
來
味
道
鮮
美
，
妙
不
可
言
，
西
門
慶
吃
後
，
讚
不
絕
口
。
這

童
子
魚
怪
就
怪
在
只
是
在
水
中
一
汆
，
卻
成
了
一
道
佳
餚
。

《
金
瓶
梅
》
第
十
六
回
中
，
李
瓶
兒
為
討
得
西
門
慶
的
歡
心
，
請
西
門
慶

吃
飯
時
，
做
了
葱
花
羊
肉
餃
子
。
後
來
，
這
餃
子
經
改
進
，
用
鮮
魚
肉
做
成
餃

子
皮
，
包
上
調
好
的
羊
肉
餡
，
做
成
魚
餃
，
煮
熟
後
，
再
放
在
雞
湯
裡
，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美
味
。

金瓶怪食 王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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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藝
苑苑草草

倫
敦
奧
運
會
上
，
美
國
乒
乓
球
選
手
，
十
六
歲
的
華

裔
少
女
邢
延
華
表
現
出
色
，
連
勝
兩
輪
挺
進
三
十
二
強
，

在
晉
級
十
六
強
的
比
賽
中
，
與
中
國
選
手
李
曉
霞
相
遇
。

面
對
強
手
，
邢
延
華
毫
不
怯
場
，
比
分
一
度
打
到
二

比
二
平
，
世
界
排
名
一
百
一
十
五
位
的
她
兇
猛
的
搏
殺
、

靈
活
的
應
變
，
給
世
界
排
名
第
三
、
最
終
奪
得
倫
敦
奧
運

會
女
單
冠
軍
的
李
曉
霞
造
成
了
不
小
麻
煩
。
經
過
一
番
苦

戰
，
邢
延
華
雖
以
二
比
四
不
敵
實
力
強
勁
的
李
曉
霞
，
但

仍
贏
得
滿
堂
喝
彩
，
喝
彩
聲
最
﹁響
亮
﹂
的
，
是
微
軟
董
事
長
比
爾
．
蓋
茨
。
比

爾
．
蓋
茨
出
現
在
倫
敦
奧
運
會
卓
越
展
館
的
乒
乓
球
賽
場
，
身
穿
淺
橘
色
Ｔ
恤
、

頭
戴
藏
藍
色
棒
球
帽
的
他
脖
子
上
掛
着
奧
運
會
通
行
證
件
，
和
國
際
乒
聯
主
席
沙

拉
拉
一
起
，
坐
在
了
為
官
員
、
運
動
員
和
記
者
預
留
的
座
席
間
。

﹁你
的
名
人
朋
友
會
來
看
比
賽
嗎
？
﹂
這
是
邢
延
華
來
到
倫
敦
後
，
最
常
被

問
及
的
一
句
話
。
比
爾
．
蓋
茨
現
場
助
威
，
以
及
與
﹁股
神
﹂
巴
菲
特
的
忘
年
友

誼
，
為
小
姑
娘
賺
足
了
面
子
。

邢
延
華
是
比
爾
‧
蓋
茨
和
巴
菲
特
的
球
友
。
每
逢
公
司
年
會
或
自
己
生
日
，

巴
菲
特
都
會
邀
請
邢
延
華
出
席
，
甚
至
動
用
私
人
飛
機
接
送
。
比
爾
．
蓋
茨
則
對

自
己
﹁從
沒
真
正
贏
過
﹂
邢
延
華
耿
耿
於
懷
，
﹁不
過
，
她
總
會
在
社
交
場
合
給

我
留
些
面
子
。
﹂

﹁我
在
奧
運
村
看
到
了
其
他
選
手
的
金
牌
。
一
想
到
自
己
已
經
離
金
牌
這
麼

近
，
就
拚
了
唄
。
﹂
邢
延
華
說
。
雖
未
取
勝
，
但
到
場
觀
戰
的
比
爾
．
蓋
茨
並
未

失
望
。
賽
後
，
兩
人
還
在
場
邊
笑
着
聊
了
一
會
。
﹁你
表
現
得
很
棒
，
好
樣
的
！

﹂
蓋
茨
為
邢
延
華
大
聲
叫
好
，
直
言
年
紀
輕
輕
便
具
備
如
此
水
平
的
小
姑
娘
前
途

無
量
，
﹁與
世
界
頂
尖
選
手
糾
纏
到
這
個
程
度
，
已
經
很
了
不
起
了
。
﹂

﹁我
知
道
他
很
忙
，
來
看
一
場
比
賽
不
容
易
，
非
常
感
謝
他
。
﹂
見
到
﹁比

爾
叔
叔
﹂
，
邢
延
華
也
很
開
心
。
秋
天
就
將
升
入
大
學
的
她
說
，
自
己
並
不
想
放

棄
打
球
，
﹁希
望
能
兼
顧
學
習
和
打
球
吧
。
雖
然
辛
苦
一
點
，
但
我
覺
得
自
己
沒

問
題
。
我
還
要
打
二
○
一
六
年
奧
運
會
呢
。
﹂
據
悉
，
巴
菲
特
因
為
身
體
問
題
，

不
能
來
為
小
偶
像
加
油
，
但
已
經
預
定
了
二
○
一
六
年
邢
延
華
的
奧
運
比
賽
門
票
。

與
兩
位
世
界
首
富
有
如
此
淵
源
，
因
此
人
們
對
於
邢
延
華
父
母
的
背
景
也
十

分
好
奇
，
但
目
前
所
知
的
信
息
僅
是
：
邢
延
華
出
生
在
舊
金
山
灣
區
，
父
親
邢
冀

北
是
來
自
台
灣
的
電
腦
工
程
師
，
母
親
姜
新
華
來
自
河
南
。

邢
延
華
驚
艷
倫
奧
丁

銳

永
嘉
楠
溪
江

（
資
料
圖
片
）


